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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他們結婚八年的紀念日快到了，她本打算和丈夫進城去吃一頓飯，然後到百老匯看一齣舞台劇，看完了再吃頓消夜才回家，就和他們婚前一樣的。但數一數皮包裡的錢，才寥寥幾張綠鈔票，僅夠這個月的菜錢而已；只好在家慶祝了，就烤個他愛吃的巧克力蛋糕吧，上面插上八根閃爍的紅蠟燭，倒也蠻有意思的，雖似平淡無奇的慶祝法，但那糕點吃起來一定是甜甜的，就像他們八年來共享的日子，回味無窮的。 

他們是在紐約認識的，那時她已離開學校，剛搬進一個女生宿舍，雖說是女生宿舍，其實那只是一個基督教會主辦的貧苦女人收容所。舍監是一個退休的女上校，掌廚的是兩個改過自新的酒鬼，滿臉的酒斑，手腳不停地發抖的，操縱電梯的則是一個半癡的巨人，而住在那宿舍的女人幾乎是清一色的寡婦或離婚婦人，靠救濟金過日的。按理說，那種環境是令人心寒的，幸好那宿舍竟先後住進了五個中國女留學生，她們年紀輕輕的，天天聚在一起，同桌共飯，大聲談笑，成了喧鬧的一群，女上校常把她們請進辦公室去說教，只有幸子從來沒有被召見過，只因她外表沉靜，女上校被她蒙騙了，不知那喧鬧中也有她的聲音。 
小潔是個笑口常開的小美女，最常挨罵的。她很委屈地說，「好不公平，幸子從來沒有挨過罵，哪一天我要抓妳去自首。」 

幸子抗議著，「別缺德，是妳自己喜歡招蜂引蝶惹來的禍。」說著就躲到小蝦背後要求庇護。小蝦說，「別吵，等下有兩個老鼠黨員要來找我，妳要不要下去跟他們打個招呼？」 

幸子說，「謝了，我不敢領教。」 

她倒見識過一個老鼠黨員，是個年近四十的博士，頭禿禿的，疏眉細眼，白白的臉，像被坦克車輾過似的，好平板。 

小蝦說，「老鼠黨素質參差不齊，有老，有少，有白，有灰，妳看了就知道。」 

那晚，裝在她房間裡的電鈴響了，她就跑到走廊盡頭的電話亭去接聽。 

「幸子，樓下有人找妳。」門房裡的小姐告訴她，她無精打采地下樓了。有時，她走起路來，真像三餐都沒得吃飽似的。 

「幸子，這是阿平，和阿隆。」小蝦介紹著。她看著那兩個男生‧一個很秀氣的，像隻小小的白老鼠，另一個濃黑的頭髮，橫掃的眉，斗大的眼睛。「你是阿隆？」她問那個大眼睛的。 

「別張冠李戴，我是李平，他是張西隆。」 

原來他就是那個常掛在小蝦口中的人物，唸土木的，手頭闊綽，心眼好壞，常常換女朋友的。 

等他們走了，小蝦問她，「怎麼樣？」 

幸子說，「那阿平長得不錯。」 

「別讓他把妳迷上了，他是個壞蛋。」 

隔了幾天，是星期五，小蝦說，「阿平要在他公寓裡開舞會，明晚我們五個一道去。」 

「我不去，我從來不跳舞的。」幸子說。 

「傻瓜，那是他特地為妳開的迎新會！紐約西區只有妳一張新面孔，他不追妳，還追誰！有膽量的話，妳就去，他的花樣很多的。」 

有什麼好怕的？她就去了。他興致好高，很熱心地教她跳舞。幸子的手擱在他肩上，好厚的肩膀，她的手總抓不牢。 

她說，「好無聊，我以後不參加你的舞會了。」 

他說，「誰還要妳參加舞會？下星期請妳到雷電城看電影。」 

「我不去。」她很堅決。 

「膽小鬼，又不是只有妳和我去，我找一大堆人替妳助膽，好吧？」 

到了星期六，吃過晚飯後，小潔和小蝦跑到會客廳下象棋去了。 

「妳們怎麼還不上去換衣服，都快八點了。」幸子說。 

「我們今晚沒有約會。」小蝦說。 

「不是阿平要請大伙兒去看電影？」幸子著慌了。 

「妳上當了，別去。」在一旁觀棋的阿貴說。 

她還是上樓去了，換好了衣服，等著。 

果然只有他一個人來。穿了一件米色的風衣，很灑脫的。 

「你的老鼠黨呢？」幸子問他。 

「他們都不喜歡帶妳去看電影。」 

「難得碰到你這麼有俠義之心的人。」她譏諷著他。 

「妳說對了，」他臉色不變地說：「只有我肯帶妳出去玩。」 

在暗黑的電影院裡，阿平握住了她的手，幸子急得手心直冒汗。 

「你不放手，我就自己回去了。」她威脅著。 

他好像沒聽到，只一味把弄著她的手指，她真想捧他一把，讓他失聲叫痛，但初次約會，總不好意思這麼潑辣，只好忍著。但她仍默默地掙扎著，根本無心看電影。 

電影放映完了，舞台表演才開始，她看著那幾十個年青、漂亮的女郎在舞台上踢著大腿，好整齊劃一的舞步。 

「她們都是受過軍事訓練的，」阿平說，「可能是美國梅軍儀仗隊的退伍軍人。」 

「你當過兵沒有？」幸子不理他的胡扯。 

「我當過空軍高砲的上尉，」他說，「我的部下都叫我老百姓組長。」 

「為什麼？」「因為我不像軍人，只像個普通的老百姓。」他也不覺得難為情。 

一個星期過去了，那天是星期五，她一走出地下火車站，就看到滿天的白。有生以來，她第一次看到雪，一路走著，她禁不住伸出舌頭，舐著飄落的雪花。 

「別地方的雪可以吃，紐約的雪吃了會肚子痛的。」阿平說。 

「你嚇了我一跳！你每天也在這時候下班？」 

「早就下班了！」他說，「我在街角等了好久，耳朵都凍紅了，正想著，妳再不回來，我就找別的女孩子吃飯去。」 

「宿舍裡有得吃，不希罕你的慈悲！」她說。 

「我知道你們宿舍星期五都吃魚餅的，」阿平說，「我知道妳不喜歡吃魚。」 
她就跟他到附近一家中國飯店去。那領班對他好親切，熟朋友一般。 

「你是不是這裡的老主顧？」幸子問他。 

「我每天都在這裡吃晚飯。」 

「好浪費，」幸子皺著眉頭說。 

「趁現在還沒有結婚花個痛快，以後有人搶著和我花錢，日子就不好過了。」 

那領班過來問他，「李先生，我們這裡要找個收帳的小姐，請你替我打聽一下，有沒有人肯來幫忙，好嗎？我們一個小時付兩塊錢。」 

「沒問題，我明天就替你找一個來。」 

出了飯店，幸子說，「我想賺點外快，當明年的學費，你就介紹我去當收帳小姐吧？」 

阿平卻說，「妳不行，我不要妳去做那種拋頭露面的工作。」 

她哪裡肯依，硬是去當了一天收帳的工作，但是那滋味卻不好受，只被人當下女般地差遣著，吃飯時，拿著一個盤子到廚房去，像求食的乞丐。那晚回到宿舍，哭了一夜，好委屈的。他知道了，卻沒有絲毫的同情，只說，「誰叫妳不聽我的話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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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來找她，總是不守時，不是早到，就是遲到。有一晚，說好了八點來的，結果九點才到。 

幸子氣勢洶洶地下樓去，臭罵了他一頓，就轉身上樓了。但是不到十分鐘，她於心不忍，又下樓去了，幸好他仍在那裡等，那神情卻沒有一絲悔過。 

「我們走吧？」反而是她覺得羞怯了。 

「我帶妳去阿拉伯之夜。」 

坐上了計程車，他們直奔往紐約南區，原來那是一家夜總會，專跳肚皮舞的。 

門票好貴，卻可以喝三杯酒，不加錢，他們點了濃濃的酒，他只一杯下肚就臉紅了，幸子酒量卻很大，三杯下肚，一點都不醉，仍神色自若的。 

那舞女扭著腰肢，搖著裙擺，走下了舞台，在客人的桌邊，男人的眼前，炫耀著她的肚臍。 

阿平說，「等那舞女走回舞台，我就要吻妳。」 

她是個保守的女孩子，有生以來還未嚐過吻的滋味！那裡燈光雖暗，仍是公共場所，怎好在眾人面前丟臉！她呆望著那舞女又扭上台了。 

他果真吻了她。也許肚子裡的酒精多少有點影響吧，她竟一點都不在乎了，只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的。 

第二天早上，她在餐廳裡碰到了小蝦。 

「昨天晚上阿平帶妳到哪裡去了？」幸子說，「去看肚皮舞孃。」 

「哦，是不是阿拉伯之夜？他以前也帶我去過的，他又在舊調重彈了。」小蝦無精打采地說。 

幸子想問她，「阿平有沒有吻妳？」但是那句話卻說不出口，只鯁在心裡，好難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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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帶她看了無數次的電影，他卻總是騷擾著她，害得花了不少錢，卻連電影的片名都不知道，更甭提內容的好壞了。 

自從認識了阿平，她就不必吃宿舍裡的魚餅了，一到週末，三頓飯似乎都是在館子裡吃的，幸子說，「你會破產的。」 

「不要緊的，我要娶個有錢的太太，嫁粧好多的，將來就不怕窮了。」 

幸子回到宿舍，悄悄地拿出自己的銀行存摺，一看，才三百塊錢哪能算富婆？她心裡好難過。 

但是他白天打電話到她辦公室去，晚上就到宿舍裡來，她被鬧得心裡恍恍惚惚地，總像走在雲端似的。 

小蝦卻說，「別把他當真，我是過來人。」 

阿貴說，「不要理他，妳多存點錢，回學校去唸書，找個斯文的好男孩。」 

小潔，是她的心腹之交，也澆她冷水，「他沒有好心眼，跳舞的時候總把女孩子抱得好緊。」 

敏敏也插嘴了，「妳要提防他一些，他那對大眼睛，看著女孩子總是很多情的樣子。上個月我們一伙兒去打保齡球，妳還記得吧？他還自動上來教我呢，好慇懃的樣子，誰知昨天在路上碰到他，他卻根本不記得我這個人似的。」幸子都聽進去了，牢牢地記在心裡。 

有一天夜裡，他對幸子說，「到我家去坐坐。」 

她的神經都繃緊了，卻不願當面推卸，就跟著他回去了。 

阿平說，「我冰箱裡有可口可樂妳要不要喝？」 

她僵直地坐在沙發上，只微微地搖頭。 

他斜著眼，看著她，也不堅持，只換了一件乾淨的襯衫就一道出門了。 

隔了一個星期；他又說，「到我家去坐坐。」 

「你又要回去換衣服？」她懷疑地問。 

「不是，我昨天特地煮了一鍋綠豆湯，冰起來了，要請妳去吃。」「我不餓，」她忙說，「而且我不喜歡綠豆湯。」 

他笑了，「妳這樣防著我，有什麼樂趣在？簡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」 

她的心思被看穿了，連耳根都紅了，只吞吞吐吐地把所有罪過都推到她幾個女友身上。 

阿平笑著說，「她們把我看歪了。女人是水做的(口麼)！對她們友善、體貼是應該的。聽妳的形容，好像我一看到女孩子就著迷似的，豈有此理！」 

「小蝦也說你帶她到好多地方玩的。」她說。 

阿平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了。 

「以後有機會妳不妨問問她，我有沒有和她單獨出遊過？」 

每天在一起，她覺得自己越來越受他影響，越來越不像自己了。 

他們的興趣很不同的，他讀工，她唸文；她好靜，他好動；他喜歡運動，她卻四體不勤；她愛古典音樂，他卻只肯聽輕音樂；他只看工程書和言情小說，她卻笑他低級趣味。 

有一天。她把一本小冊子塞進他的大衣口袋裡，只說，「你回去讀讀看，蠻有意思的。」他抽出那本書一看，原來是徐志摩的譯詩集，他像拿到了燙手的東西似的，忙又遞還給她。 

「別想教育我，我的肚子裡裝不得詩詞的，」他說，「我總共只會一首『長干行』」。 

「你偏愛李白？」她好奇地問。 

「才不呢，我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女朋友，長大了以後就不理我了，我只好背那首詩，自我安慰一番。」 

「可憐的阿平，心都碎了。」 

他笑著說，「就是我表姐嘛，好漂亮的，我一心想娶她的，可是她等不及了，我十二歲的時候，她就嫁給別人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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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常帶幸子到紐約東區的德國城跳舞，那裡奏的全是德國音樂；古老、熟悉，而優美的音樂。 

「如果有人過來請你跳，」他吩咐著，「妳就說累了，要休息。」 

他是顧慮太多了，從來沒有別人請她跳過。怎麼會呢！那些金髮碧眼的洋人怎麼會找一個衣冠不整，五官平凡，又不懂得打扮，身材只像一個十二歲女孩的中國少女跳舞？ 

但他總是擔心著常常囑咐她，「不要跟那些洋人跳舞」。她忍不住了，就悄悄地問白鼠阿隆，「怎麼搞的，阿平老囑咐我不要和洋人在一起？」 

阿隆說，「去年李平交上了一個西班牙女孩，兩個人打得火熱，後來那女孩當了真，就纏著他不放，熱情得一塌糊塗。李平哪裡肯娶一個番婆子？就逃之夭夭了，從此一看到洋女人，就躲得遠遠地。」 

有一夜，他們又到德國城去跳舞，到了深夜兩點多才回宿舍，在走廊上，她碰到了小蝦，正要去浴室。 

「妳瘋到哪裡去了？」 

「阿平帶我去跳舞。」 

「是不是到德國城去了？以前他也帶我去過的。」小蝦微帶厭煩地說。 

幸子問她，「只有你們兩個人去嗎？」 

小蝦皺著眉，躊躇了一下才說，「我也不太記得了，大概還有阿隆和阿貴。」 

幸子笑了，「大伙兒在一起玩比較有意思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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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自以為上了七重天，哪知一下子就跌了下來。他突然沉默了，連續五天，她沒有看到他的影子，也沒有聽到他的聲音，他好像失蹤了。幸子每天等著，但房間裡的電鈴不再響了，她像得了重病一般。如果她能獨自忍受，倒還罷了，最難挨的是吃飯的時候。 

小蝦幸災樂禍地說，「他要鳴鼓收兵了。」 

阿貴說，「誰說他失蹤了，我昨天還在地下火車裡碰到他！他還笑嘻嘻地要我替他向各位小姐問好呢！」 

敏敏也說，「紐約大學那個男孩子又漂亮，又斯文，妳卻一看到阿平就撇下他不管了，好沒有良心的女孩子。昨天他老遠跑來找妳，妳還是不肯陪他出去，也不曉得妳做什麼打算！難道妳還期望阿平回心轉意不成？」(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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